
 

疫情下的醫學生 
 

醫學系二年級 吳文洋同學 

    時光荏苒，疫情席捲全球已屆二年半。憶起兩年前甫入大學，

憧憬著能遇見知己的社團活動、和同儕徜徉知識瀚海的課程以及與

三五好友在豔陽下一同出遊，在記憶中刻下青春的烙印。然而新冠

肺炎疫情的出現不只強行扭轉這一世代的大學生活，也撼動世界運

行的軌道。即使現已處於後疫情時代，但這兩年來世界和病毒抗戰

的時光，不只改變了我對世界的了解，也讓我對醫學大學生的身份

和身邊的人事物，有新的體悟。 

 

我們—疫情下的大學生活 

  高中時懵懵懂懂，對大學印象無非「自由」、「參與活動」、「大

堂上課」等印象。但疫情卻讓我體驗到截然不同的大學生活。在遠

距上課期間，大學生活縮小成一方書桌，同儕變成螢幕上一個個頭

像，實驗也無法如實體親手操作。我本以為禁囿在書房的校園生活

會孤單且枯燥，其實這種新鮮的生活模式讓我以新的角度看向生活

模式與人際關係，並對兩者有全新的體悟。 

   



  過往高中校園中人際關係的維持，往往是在實體見面下，由現

實互動來建立連結。而遠距課程時，雖然未和同學相見，卻透過課

內討論與課間閒聊，了解到每個同學不同的價值觀，也讓友誼不受

距離限制萌芽。此外由於不用親身面對同儕交友，對於較內向或靦

腆的同學，就不會因為面對面談話造成的緊張感而錯失交友的機

會。因此我認為雖然疫情使我們無法面對面交友，卻也不乏用線上

聊天來認識同學而獲得的知己，且用溝通聊天交友就不會因為外

表、服裝等第一印象而造成的偏見，故在疫情期間，或許還能交到

更真心的朋友呢！ 

 

  網路是普及全球的任意門，如針線般把人與人間的距離縫合，

將世界編織成一面緊密連結的網。它讓大學生即使在家也能接受知

識，不因疫情而怠惰學習。不過在一些課程中，線上教學還是無法

帶來實體教學的效果。身為醫學生，我們許多課程都是藉由親手操

作實驗以習得知識，或是藉由觀察病源體來認識疾病。雖有實驗示

範影片，但我認為實驗課的精髓就在於從錯中學習，在親手操作中

磨練技巧，更認清自己的優缺點。即使無法操作實驗實屬可惜，所

幸線上玻片讓我們仍能在雲端觀察病源體，且不受時間與地點限

制。願未來實驗室也能傳送至雲端，以虛擬實境等技術讓學生在家

操作實驗，使學習不因疫情而受限。 



  另外，疫情下的社團活動也如重獲新生般，以嶄新的面貌迎接

大學新生。線上社課如在雲端裡創造了新宇宙，有不少社團運用線

上角色扮演的方式，讓社團成員互相聊天及互動。虛擬角色的模

式，讓每個人在這個宇宙中都是平等的，不會因為科系、外貌等而

有所分化，使我們在社團得以交到真正因興趣使然的朋友。還有遠

距醫療的興盛，使得服務性社團得以在疫情間把愛傳出去，以配合

醫師線上看診及和偏鄉兒童進行線上衛教等方式，讓偏鄉醫療服務

隊持續運轉，使醫學生的愛和回饋社會的心不因疫情停滯。疫情雖

讓大學生活變的不可預測，且有些許不便，但從中獲得的人際關係

與新的學習、社團型態，是過往實體課程無法體會的。 

   

他們—疫情中被遺忘的人們 

  其實很幸運地，疫情及遠距上課，並沒有帶給我這個學生太多

的不方便，但在享用科技及遨遊雲端之時，也不禁想問，是否每位

學生都有足以順利完成線上課程的設備，還是會因貧富及城鄉差

距，而損及權益呢？ 

 

  據我的觀察，相較於實體上課，有許多學生的學習權益在疫情

下被遺忘了。線上上課固然方便，但需要良好的網速及電子設備，

才可以達成最佳的學習效果。但不是每個學生家中都有迅即的網



速，也非每位學生都有運作良好的電子裝置，且因疫情期間無法外

出，故也不能前往設備網路良好的圖書館進行學習。在進行線上考

試時，就有同學傳出因為設備突然當機，或網路不穩，而導致作答

不及等有損權益之事。再加上醫學系有「跑台」這種每題僅限數十

秒之作答模式，更容易因網速問題而使得資源較少者無法順利完成

作答。此外，有許多課程會要求以錄影、直播等方式完成作業，雖

然此方法較能展現學習成果，但錄影設備等需求也非所有同學都能

達成。且有些課堂會要求將影片上傳到公開平台，也在同學間引起

關於隱私權等的討論聲浪。這些源於疫情但被忽略的學習權益，只

願能藉由調整評分方式和補助弱勢等，來達成教育正義的目的。 

 

  還有由於台大競爭激烈、課業壓力大且就讀於此的學生時常被

社會放大檢視，故心輔資源就顯得非常重要。疫情之前台大的心輔

中心有提供心理輔導與協助，但遠距上課期間，心輔中心的助人之

手就無法擁抱每一位學生了。且疫情期間獨身在家不只無法取得心

輔資源，更在生活型態改變和染疫風險的雙重夾擊下，心理狀態可

能惡化。此時若有線上心輔資源，或許就能幫助情緒低落的同學

了。另外，現處於後疫情時代學生除了面對遠距帶來的經濟與生活

壓力，也會因疫情是否再次升起的壓力而需要幫助，故現在加強心

輔資源的提供，必可增進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 



  疫情影響了我身邊的人，更加害了被社會遺忘的弱勢族群。就

學習權益而言，許多偏鄉的孩童家中並無電腦及網路，就算有，其

效能也遠低於城市學童的 3C產品。疫情強硬地拉開城鄉學童的距

離，原本就分配不均的資源集中地更加嚴重。課本及教學資源電子

化雖然環保，卻也使得貧窮學童在疫情期間更不易取得知識。還有

長時間觀看線上課程以及電子書，易使學童的近視問題加劇；長時

間坐在室內的遠距生活，也會使兒童肥胖問題變嚴重。疫情期間兒

童健康和學習權益的問題雖非攸關人命，卻也相當值得注意，是應

當設法解決的。  

 

  明知疫情下的校園及社會有諸多議題待解決，但我總將自己陷

於學生的身份，認為我無法為這些議題畫地自限。這次疫情讓我給

自己設下不畫地自限的期許，以我所學我聞幫助身邊同學社會弱

勢。雖仍未有以醫學對抗病毒的實力，但我若盡力回饋社會，或許

能些微地減少疫情對社會帶來的權益受損吧。   

 

我—疫情間與自我對話 

  疫情時遠距上課且需減少外出，雖然少了在外遊玩的機會，卻

多了與自我相處的時光。過往國高中時孜孜矻矻於書本、學校和補

習班間，鮮少有獨處的時候。在遠距上課的空閒時光中，我再次卸



下顯給外人的面具，重新省思我的夢想、自我與選擇。 

 

  在家庭期許以及社會氛圍的雙重塑型下，自小就讀醫學系便是

我的夢想及目標。但其實在求學過程間，我一直無法確定願讀醫學

之夢是因家人期許而生、是因其為分數頂尖之系、還是真為我心之

所向。後來在填大學志願時，也都順著身邊師長的建議，最後成功

進入台大醫學系。但在目標達成後，不免因夢想已成而對不定的未

來感到徬徨，故我開始思考我的夢想之本質為何？過去我不知道醫

學系及醫生的實際狀況為何，現在就讀醫學系後，我才逐漸認知到

為何就讀醫學是令我嚮往的。特別是面對疫情，我看見醫生這個職

業是穩定社會的關鍵中樞，是對抗未知疾病的重要戰士，更是人性

「善」的代表者。因此在疫情中我才了解到我的夢想不是僅限於考

上醫學系，更是幫助社會，成為能將自己所求回饋社會之人。 

 

  不過在疫情之下，由於很少與人對話，又不能出去散心，不時

心情會微陷低潮。特別是在社群媒體興盛的時代，人們常用濾鏡及

修圖來美化自己的生活，並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基於人與人間的比

較心態以及網紅現象的普及化，越來越多人的社群帳號充斥著不真

實的美，在疫情期間也以食物或是居家悠閒照等，展示自己美好的

生活。但在遠距在家時，想要和同儕互動的方式也只能透過社群媒



體，故我也常深陷於這種互相比較的惡性循環之中。每當看到別人

在疫情間也能過著光鮮亮麗的生活時，自卑感油然而生，混雜著疫

情期間的孤獨感，情緒也隨之陷入低谷。 

 

  不過在發現自己心情受社群媒體影響後，我選擇刪掉或不再那

麼頻繁地使用社群媒體。將更多的心力與時間用來充實自己，而非

加入美化及炫耀的社群世界。我發現不只心情從谷底回升，多出來

的空閒時間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並調整步調以在疫情

結束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模式。將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我體會

到比起他人看待自己的角度，我應更重視如何達到自己設下的目

標；與其對別人生活稱羨，更重要的是自己過的是否快樂。在疫情

下我反而學會了和自己相處，用運動、規律生活來讓自己不在遠距

期間荒廢度日。 

  

  總而言之，疫情期間的大學生活雖然少了許多活動，卻多了獨

處時光。我了解到比起和他人比較，我應更專注於我的夢想——成

為一名能回饋社會的醫師。雖然我現在還是一名醫學生，但我願盡

我所能在後疫情時代，幫助社會回歸正軌，並在最終成為一名醫術

和醫德兼具的良醫。 


